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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 ，我由 市 考上了

清华大学。在 北京 ，我们兴 地看到

了 的前门 楼，来不及 细观 ，就

上了 接新生的清华校车。出 后经过

不断的大片 田到了“ 大学院”集

中的西 。进了清华 校门后又经过一

片 林， 地到了报到地点。在办

理报到手续时，领到了一张我保 至今、

印的《新生报到、体检、生活 》和

学校简 ，住进了临时 。

《 》 明，只要交上“正式 口

证明”就会发 一张“入伙证”。 证按

时到指定 厅用 ，无需自带 ，也无

需交伙 。至于看病，只需 “新生

号” 记就可以免 就诊。不过自第

二个月起，国家实行了新政策，开始 取

伙 。我们成了最后一批有 享受一个

月免 的大学生了。

开学不 ，我们在大礼堂听教务长

长及体育教授马 的报 。记得当时

清华大学校长，也是我 中学的

学长 ，号召大家要 好身体，

争取为 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此两位

师在报 中都特别强调 身体。 长

教授 ，他入学体检时身体不 好，个

子不及体高标 的下限，所以他的入学体

检表身高一 是空白的。 是经过努力

，最后他成了校足球队员，还能从清华

长 到天安门。

马 教授当时 着白 袖 、

和长 的 装。他一上台就 扩 器关

掉， 亮响 礼堂地 而谈。他使

挥 ，教大家在 用

时，要用“最 最 的水”和“最热最

热的水” 复交 地刺 ，以健康体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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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 、热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也

就难 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大 天也 得很

少了。

的 学

我们入学时学 是五年，1955年入

学，1960年毕业。当年高考时，我原来的

兴 向于外交、文学之类的文科专业以

及能 “周 世界”的航海 机专业。

那时正 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国家

需要大批的建设人 。 师建议我学工

科，这样我就报考了清华。可以 我们那

一代大学生是随着国家五年计划的实施一

道成长的。

我至今保留了一张“ ”（后来

改为“ 03”）班的团员 单，以及当年

第一届团支委的 片。这个 单是组织委

员 信 的。当时我 是中共党员，临

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所以这张 单交

了我，得以保 至今。 信 工作能力很

强，毕业后留校工作。1972年为 顾家

调回了家 宁波。后任宁波市副市长，并

兼任了 务局局长，为创建 有世界先进

水平的 宁波 出了杰出贡献。

片中的五人，除 信 ，李克兰毕业后留

校教书，成了教授。周荣邦、韩 毕业

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成绩 然。

我“ ”班同学来自全国各地，33
人至少包含了20个 市地区， 至还有两

位 留学生。 到校，我们同学间的

一 学习习 和生活习 有所不同。 如

天时北方同学主张 用 起

来， 方同学 不时地 开 。

并未 此 发 ，而是能互相包容协调。

那时推广“ 动卫国”体育

度，要求每个同学都要通过一定的 指

标。有的同学100米 者手 远过

不了关，全班同学便会到 场为他们

加 。总之那时很重视集体荣 。同学们

大都是从各地来的“学 ”，在我的印

， 景 、陈 、 、 天立、

、陈 、王良 等学习都 常好。

我记不得 是“全五分”了。

我对 景 的印 深。他平常对学

习似 不 专注，有人 他起了个 号

“ ”。 他考起试来 对不 ，

总是5分。毕业后，他原在一个研究所工

作，后来为 顾家 ，调回 京一个国防

工 的附属中学当教师。 他自 的是，

他 导的好 个学生都考上了清华、北大

等重点院校。只是他也在 年前病 了。

我们班上有 位 同学， 为“

”， 们和 同学的关系都很融 。

到“师生 ”，还有一对是张克 和张

文。张 文 我们高三届， 年 只 我

们大一两 。他 常 明，学生时代就是

一个好学生。1954年清华首次设奖学

度，他以品学兼优、学业成绩全五分，达

到“ 卫 ”体育 标准而获得了高达

8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80元，普通工人月

的两 多）的奖学 。后来他担任了我

清华 学 三

周 嵇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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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班的 导员。他为人平和，得到同学们

的信任，和从上海来的文 的 同学张克

走到一起自然是 理成 的事了。张克

毕业留校后成了化工系的教授。张 文

在 学上 有建 ，后来当了清华大学

校长，国家教委副主任。

我们班上同学结为夫 的有两对。一

对是周荣邦和张 ，他们毕业后都在航

空部门的研究所工作，在发动机 片测试

研究任务中很有成就， 获得发明专利。

另一对是 和 ，他们是我们班

年 最小的，都很 明，学习也好。

的 是著 的 学家，清华 台首

任台长，解放 了 ，后来在 国开

创了大周期 报研究工作。 毕业

后到北京第一机床 工作。他的 后来

重病，通过有关部门请求批准 子出国团

，这样 和 得以 地到 国

发展。 着在清华 下的 实

，他们进入著 的波 公司。 任

波 国际公司 副总 ，并长期驻留北

京，为促进波 公司和中国民航业界的合

作 出了贡献。

留学生

我们班上有两位 留学生 文 和

。他们入学时学习成绩不很理想。

为了让他们 上学习进度，专门安排同学

在生活和学习上帮助 顾他们。当时 明

负责 文 ， 年负责 。 明

、 年学习都 常好，性格平和，

于助人。 为要帮助 留学生，就加

重了他们的负担。 他们都很 ，从无

。

明 毕业后，到航天部的研究所工

作，直接参与了从神 一号到神 号

的研 任务，负责关 的空间 定位

系统，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出了重要

贡献。同学中从事航天事业的还有

， 从事标准化工作，是保障航天任务

安全的重要环节。

年毕业后不 从事教学工作，还

是一位活 的社会活动家。他 先后担任

清华大学工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常委、

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

主委，关注民生，积极参政议

政。他 于 ， 动

听。在新中国成立 十周年之

际，他参加快 表演，深情

国。

同学 校时，正是我

国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十分

张，经过校领导特别批准，办

了一次简单的 为他们

行。他们回国后， 文 在政

府部门工作， 到 内

一所大学任教。

大 在1991年前后，我
清华 学 三 留学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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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到白俄罗斯出 。

回国途中，我在莫斯科机场 机，遇到

一 在 联留学准备回国度假的 留学

生。 为 机时间很长，我们便随便 起

来。我 他们 不 从中国留学回 在

大学教书的 ，他们高兴地 ，

是他们的 师， 内 科大学的教授。

他们机械 教科书就是 教授编著的。

我当 请他们回 后代我 好。现在如果

文 健在的话，应当 过90 了，

也在 以上了。

一

1957年4月，北京 发了严重的流行

感 。为防 病大规模扩 ，采取了严

格的监控 施， 多工 、学校、机关单

位都放假了。清华 多同学得了病，也停

课了。由于校医院的病床远远不能满足病

人住院需求，便 体育 改 成临时的

病 。

一次我 一位发 的同学 校医院看

病， 带量了一下自 的体温， 高

达39 ， 那个同学体温还高。当 留

年 学 影

下住进了体育 。不 我就 到同学

的 信，信中 ：“我们 然不能

来看望 们， 是我们时时 地

记着 们，关心着 们 们安心

地 等 们病好了，大家又可

以在一起学习，在一起 了。”这

信是同学之间和 团结的见证，我保

留至今， 有63年了。

下 正在流行新冠肺炎，使

我想起60多年前 发的北京流感的

事。 然现在的病毒 性远远大于

当年， 有政府强大的动员力量，相

信我们一定能战 病毒，取得 利。

我们在大学时代饱经政治风云。入学

时批 胡风运动接近 ，对我们新生来

只是一 了解， 有参加。 “大 大

放、 风 ”就和我们直接相关了。

记得那时在物理 前有两大册签

，一本是支持 “党委领导”的，

另一本是支持 长“教授治校”的。其

实大 也 不清 的观点是 只是

单 主张加强党的领导而不要发挥教授作

用；同样也 不清 长是 会单 主张

只要教授治校，而排 党委的作用。 这

个 题确实争 得十分 烈。

当时 学 从 国回来不 ，作为教

务长的 长便请他来 学术报 。报

是在大礼堂举行的， 学 的夫人 家

也来了。那时有个 ，不 报

，大家都可以 条提 题，报 人

也会 以 复。当时有两个 条 我的印

最深。一个是有人 “ 力学研究的人

是不是都要有高深的数学 ”。记得

学 的回 是“不一定”，并举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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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 国的力学家 友，有一次有道关

于表 力学的微积分题不会解，就用在方

格 上 线数面积的方式解决了。

遇到 题要 于扩展 路，多想办法。

还有一个 条是请 学 谈谈是西方的教

育 度好，还是 联的教育 度好 记得

学 的回 是，他自 是由西方教育

度培 的，而现在中国学习 联也同样培

出人 。所以他 得各有优点，不能简

单类 。后来 有人 大 报， 请 学

来校 报 是 长的 ，是企 让

学 扬西方教育 度， 是 能得

。后来 长终于成了清华最大的“

”，直到1979年 获得平 。而

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 。

当时， 然在我们班同样有这样那样

的不同 想 论以及家 背景， 是我们

班干部最终 有 任 同学 上“ 分

子” 子，这也是我一 子感到心安的事。

我入学时 是党员，担任了团支部书

记，一度是班上的 一党员。后来还担任

过系党支部 委，自然要在政治上严格要

求自 。

大 二年 时，我的 、 时常

难 ，严重时 都感到困难，

医院诊治 为是得了严重的风 性关节炎

（现在想来应当是强直性 炎）。只有

不断地大剂量 用水杨酸 和阿司

林 能 时起到减小 的作用。这对

我的学习产生了严重影响，也使我背上

重的 想包 ，以致一度想 报 学。

是由于那时有 多政治运动，如大

、 工 学等，教学课时相对 少，总

能应对坚持下来，身体也 好 了。

尽 我学习不很 利， 然兴 广

， 、小 等文 书 以

及各种 书。还学着 ， 文。我至

今还保 了一张1957年3月20日第174期的

《新清华》校 ，上面有我 的一 关于

古 文学 题的讨论文 《 谈时代

的感情》。我 至还 过一部 分

子 题的中 小 ， 《人民文学》

后，很快接到编 部 我面谈的信。 是

由于当时 开展对文 界的批 运动，我

自感文中有 观点似 不合时 ，考 再

三，终于放 了。

由于我的兴 广 ， 面 广，有

的同学 在 我为“博士”的同时，批

我“样样通，样样 ”。如今想来这个

批 还是很准确的。

的 老

1959年， 据国家建设需要，清华准

备创办 学仪器专业。为了培 教师，当

时系党总支书记 我谈话，组织决定

要王民强和我到 大学 仪教研组进

仪专业课程。

王民强 我高三届，是教“互 性与

配合”课程的 师。他为人 和，俄文很

好， 担任过 联专家的 。我们相处

得很好。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四学生，有

难情 ， 这是“政治任务”，作为共产

党员只有勇挑重担了。

在1952年， 大学就设 了国内

第一个 学仪器专业，实力很强。1959年
，我带着清华校党委的 信到 大办

好了进 手续。我们 大，身份是进

教师，参加 仪教研组的一切活动。同时

不 自 听课学习，还要担负 导学生的

任务。我们 听了所有应用 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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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承担起 导教师责任，我们 事先

讲课内容， 大量参考资 。正 为

这段经历，现在 大校友会也 我是校友。

1960年 我回到清华，担任了应用

学教学组长， 续三年为“仪0”“仪

1”和“仪2”三届同学讲授“应用 学和

学设计”课程，和同学们一起进行了

100X复消 显微物 设计实 。当时

还有李克兰、 、殷 永等同学也都

到了教研组，我们成为创办 学精 仪器

专业的“元 ”。

清华

我回清华当上教学组长， 是个教学

干了。 是，由于政治运动中的一

，我 开了清华，从此改 了我的人生

道路。在调 清华前，我提出我1959年
就提前 调工作， 是提前毕业， 部

分学科未经考核， 有获得正式的毕业证

书。 我想到以后有机会还要继续深 ，

所以希望能补完全部课程，获得正式的毕

业证书。这个要求获得同 ，经校务委员

会批准，在我补完相关课程考核合格后，

学校为我颁发了六年 毕业证书。

开清华，我走上新组建的工作单

位——中国航空精 机械研究所，在那

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我 学习，努力

工作，从而取得了 好的成绩，对国家有

所贡献。 十年间，我取得过 大成果的

研究课题大 有十多项，其中有 项是国

家重点科研项目。1978年我获得了全国科

学大会表 ，为此使我得到国家每月50元
的终身 。 十年来， 数 至今未

， 我更看重的是这项荣 。我 续数

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参加一年

一度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各界人士春节团

会。 多中央领导的讲话，以及精 的

演出我都 忘了， 有一 事 记得很

清 。那是有一年团 会，我所在的 子

正好 胡 邦同志不远。我大 地走到他

的 ，自我 后，我提出希望党中央

切实关心 年 分子。胡 邦总书记当

起来 出 手 住我的手使

着，并用 手指着我 ， 们自 应当多

文 、多呼 ，党中央一定会支持

们 这个 在当天中央电视台的新 联

播中还播出过 。

在研究课题方面，我作为主要研 人

员参加研 的“ 六 行模 机”是国防

科工委下达的国家重点任务。这是我国第

一台大型现代化模 行训练设备，全国

有数十单位、数 人参加。我负责视景模

系统，历时 年，于1983年10月研 成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我

还获得过数项部 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及

国家新产品等其他奖项。1992年起，获得

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 。

此“ ”同学毕业60周年之际，

谨祝清华 校在培 国家 的事业中发

挥更大作用。   
 年清华 片


